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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城河，旧时贵阳城的中轴线，贯穿贵阳云岩、南明两个老城区的母亲河，一度在城市化进程中被
“覆盖”20年。2024年1月，贯城河“太平路段”在太平路城市更新改造项目中正式揭盖复涌，至今“贯
城河揭盖复涌工程”持续推进中。“揭盖”基于2012年以来贵阳市持续的生态环境修复和河道治理，贯
城河生机恢复；“复涌”涌动的是历史的河流，也是城市的记忆。

今年1月，7908米长的贵阳老城历史城垣步道正式亮相。步道将贵阳历史上的“九门”与“四阁”连
接为线，串联历史上的名胜、遗迹、乡贤、事迹等30余处历史文化节点为面，借助新技术，让老贵阳700
年的时空展现在脚下。

“一河”“一道”的文脉延伸层面，则是“两片”——文昌阁、翠微园两个省级历史文化街区。近年来，
贵阳市按照“城市核心、老城灵魂、文化高地、精神家园”的定位，根据“塑造节点、连通轴线、活化片区、还
原记忆”的思路，创新打造“一河一道两片”，促进老城区文化保护传承，延续历史文脉，留住城市记忆。

“一河一道两片”规划建设高质量推进，敞亮的是700年贵阳老城的历史内涵与对外形象。

敞亮 年贵阳老城

贵阳贵安高质量推进“一河一道两片”规划建设——

“先有贵州城，后有贵州省”
“先有贵州城，后有贵州省。”宋代，宋太祖赵匡

胤赐名的“贵州”，专指贵阳一地。迟至元世祖至元

十六年（1279 年），元兵进入黔地，相中了如今贵阳

这一军事要冲之地，即史志所谓“滇楚锁匙，蜀粤屏

藩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中称：“当四达之

郊，控百蛮之会，一旦有警，则滇南隔绝，便成异

域。故议者每以贵阳为滇南之门户，欲得滇南，未

有不先从事贵阳者。自滇南而东出，贵阳其必争之

地也”。于是“改贵州为顺元”，建“顺元城”，取归顺

元朝之意。贵山之阳的盆地上响起了建筑城墙的夯

土声，建成了贵阳有史可稽的第一座城池。

面积不过 1.25 平方公里，北门只及今永烈路一

带，这是顺元城的大小。城为土城，城垣鄙薄，小如

弹丸，其范围大体“南临南明河，北迄钟鼓楼（今永

烈路一带），东至老东门，西至大西门”（郭长智、史

继忠、何静梧《贵阳城市发展史》）。元亡后，“顺元”

之名亦随之而亡，民间仍以旧名“贵州”称今贵阳。

元残余势力梁王盘踞滇地，明朱元璋经略云南，以

为“云南无贵州，是无云南也”，黔中地缘战略价值

突显。洪武十五年（1382 年）命镇远侯顾成、贵州都

指挥使马烨将土城改为石城，北门扩展至今喷水池

一带。

自元世祖至元十六到洪武十五年，期间经历百

年，贵阳城区仅仅推进了数百米。随着“贵州”成为

省名，原“贵州城”自当另取他名，即贵阳。“贵阳”因

位于贵山之阳而得名，这一名称早见于贵州现存最

早的方志——明弘治《贵州图经新志》里载有“贵阳

八景”，足见贵阳一名已广泛使用，只是不是正式城

名，直至明隆庆二年（1569 年）建立贵阳府，贵阳地

名正式使用至今。

此后贵阳的城市发展明显提速。据明弘治《贵

州图经新志》，可知至弘治年间（1470 年-1505 年），

贵阳城公署、宫室、寺观、祠庙、关梁、馆驿、古迹等

已齐备大观；据明嘉靖《贵州通志》，可知至嘉靖年

间（1522 年-1566 年），学校、书院蔚然大盛。换言

之，至明中期，贵阳已堪称冠盖云集、商旅不绝的繁

华都市。至明晚天启六年（1627 年），贵阳城迎来第

二次大规模扩建，“于北门外增砌外墙六百余丈，设

威清、六广、小东、红边四门”（文宗潞《贵阳乡土地

理》），威清门在西，通往威清卫；六广门在北，可往

六广；小东门在东，又称新东门；红边门在东北，是

往红边。此为新城（亦称外城）格局。

自此贵阳有新、旧二城，共计面积 2.5 平方公里，

状呈椭圆形：“市街以大十字为中心向周边扩展，除

东、南、西、北四大街外，更有一街、二街、三街、四

街、五街、六街……”（范松《黔中城市史》）。经由天

启年间的修葺扩建，贵阳府城已经与周边省会城市

一样，建造颇为规范。

清代，贵阳城几经重修、加固；清末民国年间，

革命风起云涌，老城垣被视为“封闭”的象征，对城

市发展造成的阻碍与日俱增。1926 年，桐梓系军阀

周西成主黔政，效仿西方的城市建设，成立贵州路

政局，统筹修筑贵阳城区的马路，将老城北门一带

隔离新城的城墙一并尽拆；两年后周西成引进“雪

佛兰”轿车，新修城内第一条可通汽车的街道，沿途

牌坊一律拆除，揭开了拆除城内牌坊的序幕。从民

国十五年至民国三十五年的二十年间，贵阳古老的

城墙和牌坊，基本上拆除殆尽。抗战军兴，贵州作

为“抗战大后方”，贵阳城迎来空前发展。“经过抗战

八年的建设发展，贵州城市体系比战前有了很大变

化，城市体系一改过去分割发展的局面，而向以贵

阳为核心的完整的初具现代性的城市体系演进。”

（王肇磊《略论抗战时期贵州城市体系的变迁》）。

1941 年，贵阳撤县设市。

新中国成立前，贵阳这座城的发展脉络大致为：

贵州城—顺元城—宣城司城—贵州省城—贵阳府城

—贵阳县—贵阳市。贵阳城也由封闭的封建城市向

开放的近代化城市转型。这一发展过程漫长而缓

慢，贵阳城市建设基本上是在山地盆地里进行量的

扩张与质的提升。贵州“文化老人”刘学洙先生做

过统计：“从建顺元城算起，历经 670 年，大约平均

100 年才增加城市面积 1 平方公里。”（刘学洙《从顺

元城到金阳新区》）

1949 年 11 月 14 日，贵阳城市建成区面积约 6.8

平方公里，人口 21 万——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

府从旧时代“接”过来的贵阳城市基数，也是农耕文

明时代 700 余年贵阳建城的总数。以此为基点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贵阳中心区的建成面积已达到 36 平

方公里，平均每年完成的建设面积超过了历史记录

的 100 倍。同时，按组团式结构布局，形成了以贵阳

旧城为中心，围绕中心区、市区、郊区小城镇三个层

次大规模推进城市建设的总格局，建成区总面积达

83.4 平方公里——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头三十年贵阳

城市建设的总概念；进入新世纪，贵阳城的发展则

是跳出山地盆地的局限，以拓展空间为特征，由此

进入超越自我、再铸自我、向现代化都市迅速迈进

的新时期。

“文献足征，溪山亦为之生色”
贵州不沿海、不沿边、不沿江，是全国唯一没有平原支撑的

省份，历史上在以土地为贵的农耕文明、以流通为尊的工业文

明的两大文明周期中长期落后。“山国”贵州渐渐沦为“三野之

地”：“一‘野’乃‘朝野’之‘野’，黔中远离国家政治中心；二‘野

’乃‘文野’之‘野’，黔中远离华夏文化中心；三‘野’乃‘荒野’

之‘野’，黔中远离帝国经济中心。”（王晓昕：《阳明入黔前的黔

中文化与文化人》）

历史文献上的“贵州”由此大幅留白且面目模糊。有学者

统计，在 1413 年“挂牌”成为明王朝的第十三个行省之前，贵州

可稽的文献，除国史中“西南夷列传”“蛮夷传”“南蛮传”外，仅

东晋《华阳国志·南中志》稍多，千余年累计不过寥寥万言；贵

州形象长期处于“被描写”的状态，被遮蔽、被忽略、被曲解是

历史的常态，以致被简化为“夜郎自大”“黔驴技穷”两个成语，

以及“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文银”一个俗语。

及至明代贵州建省，文献渐丰：因明朝纂修全国大一统志，

贵州迫于功令，自得依令行事，敦促各府县，“采辑山川风物，

列款奏报”，以备纂修省志。故终明一代，修志之风寖盛；同

时，汉族大量移入，一些著名人物如王阳明、邹元标的贬谪贵

州，贬谪和宦游贵州的文人，或题咏山水，或发为专文，撰成专

著；此外，亦有本地人潜心研学，发奋搜讨乡邦文献、著书立

说，辛苦历年，独立任之而终有成者。（张新民：《贵州地方志举

要》）

“文献足征，溪山亦为之生色。”（柴晓莲《贵州名胜考略》）

因从政、贬谪来黔的士人，以及移民、经商而居黔的民众日多，

亲临其地，方得以摈弃成见旧说，还原出贵州的多彩来。

先论“地方志书”。贵阳虽为一省首郡，迟至清道光《贵阳

府志》问世前，并无专志。作为（道光）《贵阳府志》“正编”的

“纪、传（录）、表、略、图（记）”五种体例，全貌似地勾勒出了贵

阳的“面目”，作为余编的“文征”“杂识”，则为“面目”增添了

“表情”。“文征”类似文选、文苑，可看作地方原始文献的专辑；

“杂识”为稗野之说，举凡民族、风俗、怪异、趣闻、人物、农民、

物产均有所及。“余编”文笔颇为生动，可补正史“厚度”之有

余、“温度”之不足。如《贵阳地势》：“自贵阳而上至威清卫，日

加隆耸。右畔青山，尖顶若数点芙蓉，可俯而扪。从来见云霞

之状如画中之树，扁而不圆。至此卫馆舍西南，一望群峰矗立，

白云千顷，如在足下，变幻百出，或如沸汤，或成叠垒。昔之所

称为车为布为轮为马为牛，皆不足以状其妙。”新中国成立后，

贵阳的新式方志已进入第三轮周期，各类志书齐备。

再说“士人著述”。1996 年出版的《贵州古旧文献提要目

录》一书可做索引参考。该书收录贵州人士的著述、宦黔职

官和外省人士撰写有关贵州的著作以及贵州地方出版

物。版本形式包括 1840 年以前的刻本，清末、民国时期

的刻本、铅印本、石印本线装图书和各个时期的稿本、抄

本，新中国成立后依据上述各个时期的原刻、原本油印、

复印、晒印的图书等。该书按经、史、子、集、丛五部进行

分类，共收录图书 1154 部，其中稿本 66 种、抄本 153 种。

其中关涉贵阳的著述不少，且可细分为“客籍士人”和“本

籍士人”两类著述。尤其是入黔的客籍士人，他们有“游

黔”“宦黔”“谪黔”“寓黔”等几种情形，留下了数量不少

与黔人、黔地、黔事相关的著述，为外省人士了解贵州

贵阳提供了机缘。

“游黔”之文广博。王士性《黔志》、徐霞客《黔游日记》、刑

慈静《黔涂略》是明代三位旅行者的“黔游三书”，其中不乏关

涉贵阳者。王士性一生好游，游记文章亦多，所谓“无时不游，

无地不游，无官不游，而文章即于其灿焉耳”（张新民点校：《黔

南丛书》第 9 辑）。徐霞客于王士性后游黔，在游记中不仅援引

其说，且以“王十岳”尊之。徐氏以布衣身份遍历踏勘黔地山水

风物，举凡山脉经络、河道源流、地貌生态、洞壑潜水、岩峰崖

劭、飞瀑流泉、植被物种、矿藏土物、民俗风情，均可在《黔游日

记》中寻得。刑慈静为女子，山东人，从夫君宦黔，夫卒于官

后，携子从贵阳归故里，《黔涂略》即记其途中见闻之事，通读

全文，由黔至鲁之水陆交通状况、黔湘地势之险恶、百姓生存之

艰辛等，皆可一一窥见。从明代始，贵州贵阳的“面目”开始被

既广且博地描摹。

“宦黔”之文精深。为官一方，除肩负守土之责外，兴教化、

明礼乐、敦风俗自是应有之意，故亭台楼阁、学校文庙、典册志

书后，均留下了宦黔士人敦尚教化、崇儒兴学的手迹和身影，借

由文化让地“灵”、让人“杰”。江东之、田雯等可谓其中代表。

“谪黔”之文光明。本是万里投荒，却为黔中开出一片光

明。王阳明贬谪龙场，然而藉由“龙场悟道”安顿身心，且结庐

授徒，安顿他人身心——由此开黔学之始。其在黔中留下了许

多脍炙人口的诗文，写于贵州的《瘗旅文》《象祠记》，收入《古

文观止》；其赴谪诗五十首、居夷诗一百多首，是其一身诗作的

四分之一，始终看不出任何的悲观情绪与凄

苦愁状，反而是充满了对贵州贵阳山水、自

然、山民、门生的描绘与热爱，一如他在诗中

所写：“投荒万里入炎州，却喜官卑得自由”

“古洞闲来日日游，山中宰相胜封侯。”

“寓黔”之文平等。抗战军兴，“华北之大

已安放不了一张课桌”的时候，文化西迁浪潮

中，一大批学人、文人寓居、路经大后方贵阳，

再次对贵州、贵阳进行了大探索、大发现。抗

战给黔中带来的变化、外省人士对黔中的认

识，都反映在当时人们留下的日记、游记、调

查报告、新闻采访之中。这些文字数量巨大，

内容涉及黔地山川河流、风土物产、居民人

口、风俗习俗、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教

育、交通运输、医疗卫生等方面，是全方位的

记录。读当年留下的文字，可以强烈地感到作者完全抛弃了贵

州“蛮荒、落后”的偏见，对山民有着完全平等的态度。

状写贵地黔中的客籍士人，因流向平日远在天边的西南，

从而重新认识了贵州贵阳，此地雄奇险诡的山川、冬暖夏凉的

气候以及勤劳坚韧、朴实厚道的人民、多彩多姿的文化，也借由

他们的笔墨走出黔山。

随着“客籍士人”的文化熏染和“本籍士人”的自强不息，

明清时期“万马如龙出贵州”“七百进士、六千举人”“三鼎甲

一探花”，彰显了黔地“灵”、黔人“杰”，谢三秀、杨文骢、周渔

璜、姚华、陈法等乡贤留下的文墨间，饱含着对故乡的深情。

而今，贵阳已由“他者描述”发展至“自我表述”的阶段，贵州

贵阳人在各个场合向外界作自我“陈述”或“推介”时，言辞间

充满了底气。

从“贵州三无”到“多彩贵州”“爽爽贵阳”
打破“历史偏见”、重塑“对外形象”，也是如今黔地各界的

共识。贵阳近些年来的具体实践，可总结为两条显性路径：一

条是名牌的打造，另一条是命题的践行。

2005 年发力打造的“多彩贵州”品牌，首次将有着“文化千

岛”美誉、被称为民族文化的宏大博物馆的贵州，提炼为“多彩

贵州”这一区域符号标识。经过多年发展，引用武汉大学《“多

彩贵州”品牌发展研究》一书的研究成果，“多彩贵州”是全国

第一个省级文化品牌，经过品牌化、产业化、公益化的发展，品

牌全面爆发，品牌观念深入人心，品牌形象、影响力迈向国际

化。“贵州”也由此成为“多彩贵州”。

与此同时，贵阳成功打造了“爽爽贵阳”城市品牌，且内涵

不断丰富：爽爽贵阳，贵在爽身。盛夏时节的贵阳，没有骄阳似

火，唯有凉意满怀，阵阵清风浸润身体的每个毛孔，犹如置身茂

密林荫之下，又似身处空山幽谷之中，尽享天然空调、生态氧吧

的舒爽清凉；爽爽贵阳，贵在爽心。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跨越浩

瀚的历史长河，多元文化在这里交融，多彩文脉在这里激荡；爽

爽贵阳，贵在爽眼。贵阳是一个青山如屏、水鸣如琴、别有洞天

的大山地公园、大森林公园，“溪瀑峡石洞城”浑然天成、“山水

林田湖草”一体共生；爽爽贵阳，贵在爽口。贵阳，一块神秘又

独立的风味自留地，一座汇聚四方佳肴的美食博物馆，山城的

韵味和人情的意味在这里相互交织，酸辣的刺激与奇鲜的柔美

在这里激烈碰撞，造就了千姿百态、千变万化的人间风味；爽爽

贵阳，贵在爽购。曾经“地无三尺平”的贵阳，早已架起了千山

万壑上的“高速平原”，随着天堑变通途，“养在深闺人未识”的

“黔货”走出大山、“天生丽质难自弃”的“贵品”走向世界；爽爽

贵阳，贵在爽游。贵阳无山不青、无峰不险、无林不茂、无水不

秀，东西南北皆有美景，老幼中青各得其所。

“构建地方文化知识谱系”是贵州近 20 年来影响最大、被

付诸实践最多的文化命题。黔地藉此摆脱“被描写”的被动状

态，走向“自己描写自己”的自觉与自信。我们可以通过几个

时间节点、几部代表著作，一窥该文化命题的践行轨迹：2002

年，钱理群教授以黔友的身份和戴明贤、袁本良、杜应国等黔

人共编《贵州读本》，第一次提出“认识脚下的土地”，重新“发

现贵州”；这一主张，由贵州学者何光渝理论化为“构建地方文

化知识谱系”的命题并于 2005 年正式提出。这一命题，引领了

黔地文献、文学、文史、文化等领域的同向而行、同向发力：2016

年，贵州启动“前六百年未曾有，后一百年难再有”的大型文献

集《贵州文库》；2021 年，地方文化研究标志性成果《安顺城记》

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举办学术研讨会，引发巨大学术回响；2023

年 7 月，贵阳启动编纂的《贵阳历史文化丛书》是“强省会”背景

下贵阳历史文化的第一张“标准彩照”，丛书深挖“红色文化、

阳明文化、民族文化、历史文化、群众文化”品牌，推介“爽身、

爽心、爽眼、爽口、爽购、爽游”的“六爽”贵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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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贯城河上太平桥。

（图源：《贵阳老照片》）

19 世纪末贵阳南京街街区，今中华北路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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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初贵阳一角。（图源：《贵阳百年图鉴》）

贵阳内城北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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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优美的甲秀楼。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徐其飞 摄


